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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残泪记»的戏曲史料价值

赵雅丽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ꎬ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花谱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读物ꎬ主要以品评优伶、书写梨园掌故为内容ꎬ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戏曲

史料ꎮ 张际亮的«金台残泪记»作为一部优秀的花谱之作ꎬ记录了张际亮寓居北京三年的梨园见闻ꎬ
保留了丰富的戏曲史料ꎮ «金台残泪记»的戏曲史料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当时北京剧坛昆

曲的兴衰变迁ꎻ二是反映当时北京梨园演剧活动的商业化ꎻ三是反映优伶的生存状况ꎮ
关键词: 花谱ꎻ«金台残泪记»ꎻ戏曲史料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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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谱是清代戏曲观演活动、梨园生活以及文

人士子品优书写共同孕育的产物ꎮ 诸伶之妍媚、
梨园之掌故是其主要书写对象ꎮ 基于道德观念等

多种原因ꎬ２０ 世纪初花谱类作品备受冷遇ꎮ 改革

开放后ꎬ随着学术视野的开拓ꎬ花谱类作品逐渐受

到关注ꎬ如 １９８８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张次溪

３０ 年代整理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ꎮ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ꎬ花谱类作品的整理和研究呈现繁茂景

象ꎬ如 ２０１１ 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傅谨主编的«京
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ꎮ 此外ꎬ还涌现了一

些专著、论文ꎬ如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ꎬ吴新

苗«梨园私寓考论:清代伶人生活、演剧及艺术传

承»ꎬ谷曙光«国家图书馆藏‹听春新咏􀅰昆部›及
其史料价值» (发表于«文献»ꎬ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等ꎬ在此不一一列举ꎮ 综观清代以来的花谱ꎬ它们

为后世剧论家了解清代剧坛之风貌、研究戏曲之

兴衰提供了重要资料ꎬ正如黄复«‹清代燕都梨园

史料›序»所说:“若«明僮录» «梦华琐簿» «日下

看花»«金台残泪»诸记莫不副在缥缃􀆺􀆺凡燕都

二百年来剧艺之变迁、士流之品目、风俗隆污兴衰

之所惮ꎬ莫不隐然有蛛丝马迹可寻ꎮ” [１]８在众多的

花谱作品中ꎬ张际亮的«金台残泪记»是清代嘉道

年间文学韵味较为浓厚的代表性作品之一ꎮ
张际亮(１７９９ ― １８４３)ꎬ字亨甫ꎬ号松寥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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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胥大夫ꎬ福建建宁人ꎬ“道光四子”之一ꎬ著有

«张亨甫全集» «思伯子堂诗集» «金台残泪记»
等ꎮ 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推尊其为十名步

军头领之一的“天异星赤发鬼刘唐”ꎮ «金台残泪

记»是张际亮于道光八年(１８２８)所写的一部梨园

花谱ꎬ包括伶人传记十篇、诗五十九首、词三阕、杂
记三十七则ꎬ是北京狎优风气、张际亮个人际遇等

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ꎬ主要记录了张际亮寓居

北京的梨园见闻ꎬ蕴含丰富的戏曲史料ꎮ 然ꎬ目前

仍未有专篇文章对其史料价值进行探究ꎬ鉴于此

本文拟从北京剧坛昆曲的兴衰变迁、演剧活动的

商业化以及伶人的生存状况等三个方面分析«金
台残泪记»的戏曲史料价值ꎮ

一、反映当时北京剧坛昆曲的兴
衰变迁

　 　 如果说«燕兰小谱»«消寒新咏»«听春新咏»
三部书反映了乾隆末年至嘉庆十年左右北京昆曲

的发展轨迹的话ꎬ那么«金台残泪记»则反映了嘉

道年间北京昆曲的兴衰变迁ꎮ
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ꎬ徽班三庆部应召入京

给乾隆帝祝寿ꎬ后留在北京继续演出并得到迅速

发展ꎮ 嘉庆初年ꎬ四喜、和春、春台等戏班相继入

京ꎬ渐渐在北京形成了“四大徽班”ꎮ 四大徽班各

具特色ꎬ凭借各自的专长各擅胜场ꎮ “京师梨园

乐部ꎬ盖数十部矣ꎮ 昔推四喜、三庆、春台、和春ꎮ
所谓‘四大徽班’者焉ꎮ” [１]２３２梁绍壬«两般秋雨庵

随笔»之“京师梨园”条亦曰“京师梨园四大名班ꎬ
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 [２]ꎮ

嘉庆中叶ꎬ四喜尤盛ꎬ«都门竹枝词»有言“新
排一曲«桃花扇»ꎬ到处哄传四喜班” [１]３８７ꎬ反映了

四喜班以«桃花扇»而独占胜场ꎮ 嘉道之际ꎬ四喜

部擅演昆剧的五大名伶为“二双三法”ꎬ“二双”即
袁双桂、袁双风兄弟ꎬ“三法”即杨法龄(法林)、胡
法庆(法卿)和王法宝(法保)ꎮ «金台残泪记􀅰吴

郎传»中就提到了“三法司”:“余未入京师ꎬ闻梨园

有‘三法司’之目ꎬ谓法龄、法庆、法保ꎮ 三法司并

在四喜部ꎮ” [１]２２９道光六年(１８２６)ꎬ张际亮进京ꎬ此
时则以“春台、三庆二部为盛” [１]２３２ꎮ 杨懋建«辛壬

癸甲 录» 亦 曰 “一 时 征 歌 者 者 必 推 春 台、 三

庆” [１]２８２ꎮ 可见ꎬ在嘉庆年间以昆曲擅盛名的四喜

部渐趋衰落ꎮ 道光初年ꎬ随着世俗好尚的变化ꎬ四
喜部经历了一次分裂ꎬ«金台残泪记􀅰吴郎传»曰:

法保就昏南还ꎬ法龄、法庆因四喜部

诸老曲师分为集芳部ꎬ所谱皆昆曲ꎬ无西

秦、南弋诸陋习ꎮ 顾听者落落然ꎮ[１]２２９

面对衰落之势ꎬ为了谋求出路ꎬ四喜部的绝大

多数徽班艺人也不得不顺应变化ꎬ改腔换调ꎮ 不

过ꎬ一部分四喜部伶人诸如丁春喜、周小凤等仍然

坚持昆曲的领域ꎬ因此从四喜部中析出集芳部专

演昆曲ꎮ 昆曲迎合文人雅趣ꎬ曲高和寡ꎬ因此观看

昆曲的观众“落落然”ꎮ 关于集芳部的遭际ꎬ杨懋

建«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梦华琐薄»等中

亦有记载ꎮ «长安看花记»曰:“道光初年ꎬ京师有

集芳班ꎮ 仿乾隆间吴中集秀班之例ꎬ非昆曲高手

不得与ꎮ 一时都人争先听睹为快ꎮ 而曲高和寡ꎬ
不半载竟散ꎮ” [１]３１０集芳部散去之后ꎬ一些伶人诸

如法庆、桐仙等入春台部ꎮ 伶人的流动ꎬ也恰恰体

现了昆曲作为一种娱乐性活动和自身定位、市场

需求等密切相关ꎮ
陆萼庭先生在«昆剧演出史稿»中提到清末

昆乱之争的两大回合ꎬ其一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较

量ꎬ结果集芳部解散ꎬ昆腔失败ꎮ 关于昆剧衰败的

原因ꎬ书中总结了三点ꎬ即传统剧目的反复搬演ꎬ
令人逝去新鲜感ꎻ相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花部

舞台ꎬ昆剧显得保守陈旧ꎻ曲文和排场与时代精神

不相符ꎮ 除上述原因ꎬ«金台残泪记»还提到了一

点ꎬ即名伶或死或去ꎬ后继无人ꎬ难以传承也是昆

剧衰弱的原因ꎮ 如«张青芗传»中就记载了春台

部中当以色著称的陈长春、周小凤、吴伶、孟长喜ꎬ
三庆部以色著称的徐郎或死或去之后ꎬ竞争力明

显下降ꎮ 可以说ꎬ传中记录的情况正是一些戏班

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由上可知ꎬ«金台残泪记»反映了嘉道年间昆

曲的兴衰ꎬ特别是四喜部的分裂与演化ꎬ对研究嘉

道之际北京戏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ꎮ

二、反映当时北京梨园演剧活动
的商业化

　 　 乾隆以降ꎬ戏班伶人的演剧活动日益商业化ꎬ
而戏曲也日益成为北京消费的热点和时尚潮流ꎮ
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ꎬ戏班在剧场设置、
演出体制上都会做出相应的考虑ꎬ体现了浓厚的

商业色彩ꎮ
从剧场设置来看ꎬ戏曲的演出主要是在茶园、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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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馆等地ꎮ 嘉道之际ꎬ茶园已然成为北京主要的

营业性演剧场所ꎮ 据«金台残泪记»记载ꎬ当时北

京有茶园十四家ꎬ即地安门外一ꎬ宣武门外一ꎬ崇
文门外一ꎬ正阳门外东茶园四、西茶园七ꎬ其中以

正阳门外之西的大栅栏为盛ꎮ 茶园之内ꎬ根据观

众的社会地位、文化层次以及观看视野等因素分

为楼内和池内ꎬ有官座、散座之别ꎬ卷三有曰:

凡茶园ꎬ皆有楼ꎮ 楼皆有几ꎬ几皆曰

“官座”ꎮ 右楼官座曰“上场门”ꎬ左楼官

座曰“下场门”ꎮ 狎旦色者ꎬ曰“斗”ꎬ争

坐下场门ꎮ 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ꎬ中

曰“池心”ꎮ 池心皆坐市井小人ꎮ 凡散

座一座百钱ꎬ曰“茶票”ꎮ 童子半之ꎬ曰

“少票”ꎮ 池心无童子座ꎬ署曰“池心不

卖少”ꎮ 乐部登场ꎬ坐者毋许径去ꎮ 署

曰“开戏不倒票”ꎮ 官座一几ꎬ茶票七倍

散座ꎮ 二“斗”每据一几ꎬ虚其位ꎬ待旦

色入座问安ꎬ立于仆竖之间ꎮ 无茶票者

曰“听阑干戏”ꎮ[１]２４９

由上可知ꎬ张际亮对茶园座位安排、座位价

格、观众身份等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记载ꎬ彰显了

演剧活动的商业化ꎬ对于研究中国戏曲剧场具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ꎮ
从演出体制来看ꎬ嘉道之际北京戏班的演出

有固定的体制ꎬ采取散演和接演相间的方式ꎬ分为

早轴子①、中轴子、大轴子ꎮ “京师乐部登场ꎬ先散

演三、四出ꎬ始接演三、四出ꎬ曰‘中轴子’ꎬ又散演

一、二出ꎬ复接演三、四出ꎬ曰‘大轴子’ꎮ 而忽忽

日暮矣ꎮ 贵人于交中轴子始来ꎬ豪客未交大轴子

已去ꎮ «都门竹枝词»所云‘轴子刚开便套车ꎬ车
中装得几枝花’者是也ꎮ «燕兰小谱»作‘胄子’ꎬ
误ꎮ 宜作‘轴’ꎮ” [１]２５０这一演剧体制在包世臣«都
剧赋»、杨懋建«梦华琐簿»等中亦有相似的记录ꎬ
«梦华琐簿»曰:

今梨园登场ꎬ日例有“三轴子”:“早

轴子”ꎬ客皆未集ꎬ草草开场ꎮ 继则三出

散套ꎬ皆佳伶也ꎮ “中轴子” 后一出曰

“压轴子”ꎬ以最佳者一人当之ꎮ 后此则

“大轴子”矣ꎮ 大轴子皆全本新戏ꎬ分日

接演ꎬ旬日乃毕􀆺􀆺至压轴子毕ꎬ鲜有

留者ꎮ[１]３５４－３５５

“先散演”的几出戏即“早轴子”ꎬ是开场戏ꎬ此
时部分观众未到ꎬ戏班通过早轴子来告诉观众戏曲

演出已经开始ꎮ “早轴子”后为“中轴子”ꎬ约演三

四出戏ꎮ “大轴子”即全场主戏ꎬ一般演三四出ꎮ
“中轴子”开始ꎬ贵人开始寻亲访友ꎬ物色伶人ꎬ而
“豪客未交大轴子已去”ꎬ只听中轴子名伶所唱的

三四出戏ꎮ 可以说ꎬ嘉道年间戏曲演出体制的设置

主要就是为了满足演出需要以及迎合不同观众的

审美需求ꎬ鲜明地体现了剧演活动的商业化ꎮ
除了剧场设置、演出体制以外ꎬ剧目内容的选

择也是梨园演剧的重要内容ꎮ 关于剧目内容ꎬ
«金台残泪记»没有作专门介绍ꎬ但在人物传记、
诗歌以及杂记当中提及了名伶的代表剧目ꎬ经过

整理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金台残泪记»所载剧目情况一览表

Ｔａｂ.１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姓名 所在戏班 剧目

杨法龄 三庆 «折柳杨关»«小青题曲»«游园惊梦»

陈双喜 三庆 «关王庙»

蒋金官 和春 «小青题曲»

王翠官 庆春 «长生殿»

由上可见ꎬ虽然«金台残泪记»中所记剧目数

量不多ꎬ有所缺失ꎬ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ꎬ特别是

其中部分剧目未见其他著述ꎬ因此更凸显其宝贵

性ꎮ 同时ꎬ从上述所著录的剧目来看ꎬ嘉道之际的

演出基本上是折子戏ꎬ反映出昆曲整本大戏的演出

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日渐萧条ꎬ折子戏则日益成为

演出的体制ꎬ这也正是昆曲史上的一个显著转变ꎮ

三、反映优伶的生存状况

除了反映昆曲的兴衰变迁及演剧活动的商业

化以外ꎬ«金台残泪记»还反映了当时北京伶人的

生存状况ꎮ 关于嘉道之际北京剧坛的优伶ꎬ«听春

①　 关于“轴子”ꎬ学界有不同的看法ꎬ如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从旧时庙会的演出体制出发ꎬ认为“轴子”是时间上的分场路演ꎬ
不能全作连台戏解释ꎻ吴新雷认为“轴子”是指一台折子戏中作为轴心的主要戏码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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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咏»«壬辰癸甲录» «长安看花记»等皆有记录ꎮ
而«金台残泪记»选录的 ２１ 位优伶ꎬ有的为他书

所未见ꎬ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了解了嘉道之际北京

剧坛的名伶的状况ꎮ
首先是伶人出身寒微ꎬ地位低下ꎬ受到多种限

制ꎮ “中国古代优伶制度实际上是上古奴隶制的残

余ꎬ演员中的很大部分是用金钱买来的ꎬ无论是宫

廷戏班、职业戏班还是家乐都是如此ꎮ” [３] 优伶大

多出身低微且是被迫为伶人ꎮ «金台残泪记»记载

道光年间来自苏、扬等地的八九岁的儿童ꎬ“其师资

其父母ꎬ券其岁月” [１]２４６ꎬ诸如九岁离扬入都的杨法

龄、九岁被卖为伶的张青芗等ꎮ 伶人地位低下ꎬ身
受多种禁忌ꎮ 谭帆«优伶史»将优伶所受的禁忌分

为外界社会文化形态对优伶的禁规、优伶内部的人

身约束和行为禁忌以及演艺法规ꎬ其中外界社会对

优伶的禁忌最为严重ꎬ包括四种ꎬ即婚姻禁忌、从业

禁忌、科举禁忌和服饰禁忌ꎮ 科举是封建社会选拔

官员的重要途径ꎬ多少人为之皓首穷经ꎬ希望可以

蟾宫折桂ꎮ 但对于优伶来说ꎬ国家的法令阻断了伶

人的科举之路ꎮ 据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

曲史料»ꎬ元仁宗皇庆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均有颁

布法令禁止倡优应试ꎮ 清朝亦承袭前代颁布了禁

止倡优应试的法令ꎬ如清世祖顺治九年规定:“准童

生乃进身之始ꎬ不可不严为之防􀆺􀆺或系优娼隶卒

之家ꎬ及曾犯罪问革ꎬ变易姓名ꎬ侥幸出身ꎬ访出严

行究革ꎮ” [４]可见ꎬ统治阶级人为设置障碍ꎬ隔绝了

伶人进入仕途的青云梯ꎮ «金台残泪记»中就记载

了嘉庆间一伶人入资为县令被发现而被遣戍一事:
“嘉庆间ꎬ 有旦色某郎ꎬ入资为县令ꎮ 曾官吾郡ꎮ
后为巡抚颜公以‘流品卑污’参革遣戍ꎮ” [１]２４３

其次是伶人要想延长职业寿命、发展维护与

读书士人之间的关系ꎬ就需要提升自身素养ꎮ 可

以说ꎬ“色”与“艺”是评价优伶的主要标准ꎮ 花谱

中有不少名伶是因为容貌出众而入选ꎬ诸如艳闻

天下的张全保、艳动一时的周小凤等ꎮ 若无殊

“色”ꎬ往往会“年十三四而已ꎬ然成童后非殊色ꎬ
门前鞍马稀矣” [１]２４２ꎬ成为“黑相公”ꎮ 无殊“色”
但有“艺”亦可以进入花谱ꎬ如幼无殊色然开声合

伎而震动一时的吴蕙兰等ꎮ 可以说ꎬ“艺”也是评

价伶人、提升伶人知名度的重要标准ꎬ因此伶人往

往注重提升自身的素养ꎬ如«辛壬癸甲录»载吴金

凤“所作韵语ꎬ楚楚有致ꎬ暇复倚声学填长短句ꎬ
亦自可诵” [１]２９１ꎮ 试想ꎬ伶人若无良好的素养ꎬ如
何获得文人雅士的欣赏? 如何进入花谱被宣传而

闻名天下? 因此ꎬ嘉道之际ꎬ伶人“喜近名流ꎬ结
缘翰墨者”日益增多ꎮ 为了提升素养ꎬ伶人或设

法与文人交往接受熏陶ꎬ或延请师傅学习诗文、绘
画等ꎮ «金台残泪记»中就提及了多位素养较高

的名伶ꎬ诸如“声伎独绝”的陈长春ꎬ善应对的徐

桂林ꎬ能摘诗、换字、擅画兰竹的吴金凤等ꎮ
再次是伶人的结局不容乐观ꎮ 机遇不同、才色

有别等因素影响了伶人的结局ꎮ «金台残泪记»记
载的伶人主要有三种结局:一是出师ꎬ即“劵岁未

满ꎬ豪客为折券柝庐” [１]２４６ꎬ如满侍郎□□以千金购

全喜为小史ꎬ陈长春成为“状元夫人”等ꎻ二是弃

业ꎬ因世俗看法、身份低下、职业期短暂等原因ꎬ一
些伶人会放弃优伶这一职业ꎬ如弃业返家的杨法

龄、一忿而辍业的孟长喜、拥万金以归的徐桂林等ꎻ
三是英年早逝ꎬ如十八岁去世的吴蕙兰等ꎮ 可以

说ꎬ以上几种结局基本涵盖了戏曲史上伶人的结

局ꎬ也可窥见绝大部分伶人的命运何其悲惨ꎮ
要而言之ꎬ通过对«金台残泪记»的考察ꎬ可

知作为戏曲衍生物的«金台残泪记»蕴含了较为

丰富的戏曲史料ꎬ窥斑见豹ꎬ让我们看到了花谱类

作品的重要价值ꎬ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北京梨园

的相关情况ꎬ为考察当时戏曲生态提供了较为直

观的梨园文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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